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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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将科技创新作为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手段，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呈现出发达国家积极推进高端制造业回流，并通过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实施技术封锁等手段制约后发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等新特点。在深入分析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新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以领跑战略和转移策略为核心指引，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平台载体为支撑的闭环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路径，并从加强支撑新兴产业源头创新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做好产业承接与转出推进整体产业层次提升、完善引才服务机制精准引进产业亟需紧缺人才、提高应对科技创新领域国际纠纷能力等方面提出广东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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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Guangdong Emerging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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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gar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means to reshape their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show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 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leading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and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blocka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studies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closed-loop emerging industries, which is guided by leading strategy and transfer strategy, and supported by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ve talents and platform carrier,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following aspects: adopting a new nationwide system to tackle key industrial core technologies, doing a good job i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and transferring to promote overall industrial level, improving talent introduction service mechanism and accurately introducing talents in urgent need, improving ability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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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产业创新发展史，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大浪潮。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发生了4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1]。国际产业转移是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2]。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产业升级问题，通过产业转移转出相对落后的产业，有助于其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产业，欠发达国家则通过产业转移引进技术相对先进的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抓住欧美国家向外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机遇迅速崛起[4]。目前，全球正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周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抢占产业发展先机。广东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和工业发展排头兵，要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契机，集中力量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全球新兴产业策源地。赵玲玲等[5]以广东产业转移发展为例，研究了产业转移对工业结构高度化中的推动力；胡品平等[6]在分析全球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和做法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广东推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策略；云丹平等[7]研究了广东LED产业发展态势和发展特征，并提出广东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建议。目前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讨广东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因此，本研究深入分析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新特点，研究在此新背景下我国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并提出广东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具体对策建议。
1  全球新一轮新兴产业转移的新特点
在全球新一轮新兴产业转移中，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增加财政研发投入，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全球布局，以获取和利用技术为特点的产业转移更加明显，外资并购高技术及新兴产业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出现等也成为重要影响因素，使全球新一轮新兴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1.1  发达国家积极推动高端制造回流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移动互联、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大幅度减少了制造业对人的依赖，解决了当初发达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不得不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人力成本低的地区的问题。智能制造重新定义了制造业，形成了颠覆式的竞争力，因此，在智能制造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如，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创新战略2015》提出进一步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强化美国先进制造业优势地位，《减税与就业法案》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吸引制造业回流；英国政府发布的《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白皮书提出重振工业；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1.2  产业转移面临知识产权等国际规则制约
在国家间开展贸易过程中，发达国家依靠经济先发优势，通过世贸组织等机构主导建立符合自身利益、自身优势的国际贸易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反政府补贴条款、限制国有企业条款、国家安全条款等，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关乎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的争夺加剧，发达国家掌握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规则本身的不合理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产业形成了冲击[8]。如美国通过“301条款”，多次针对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发起“301调查”，包括对巴西、日本、加拿大等国家[9]。1991年至今，美国共发起6次对我国的“301调查”，每次调查的缘由或内容均与知识产权挂钩，调查结果对中美之间的产业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10]。
1.3  新兴产业转移面临技术封锁的困境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为保持新兴产业先发优势，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禁止本国转移先进技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个国家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美国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提出美国商务部可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但未被原有出口管制条例涵盖的新兴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在美国国内转移给被列为武器禁运的国家进行适当管制，根据这一法律，2019年美国将我国的华为、中兴通讯、大疆科技、海能达通信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1）和科研机构列入其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清单，通过加强新兴技术出口管制以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2020年，美国商务部[11]将全球1 292家机构（不含附属机构）及个人列入其出口管制清单，涵盖7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我国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数量仅次于俄罗斯（见表1）。从全球发展大趋势来看，主要发达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根本手段，将高新技术视为重点发展内容，逐步加强对监管技术的出口管制。
表1  202O年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涉及机构数量排名前10的国家和地区
	序号
	国家和地区
	数量/家
	序号
	国家和地区
	数量/家

	1
	俄罗斯
	318
	6
	马来西亚
	32

	2
	中国
	278
	7
	阿富汗
	30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30
	8
	土耳其
	30

	4
	巴基斯坦
	78
	9
	英国
	28

	5
	伊朗
	72
	10
	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
	26



2  新背景下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面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对外技术封锁、采取国际规则制约等新的国际局势，以及目前我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我国亟需形成以领跑战略和转移策略为核心指引，以核心技术、创新人才、平台载体为支撑的闭环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路径（见图1），加快掌握部分产业在领域内的话语权，形成对全球产业发展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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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背景下我国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主要路径

2.1  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由跟随、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快布局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依然面临着整体创新水平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在新背景下，把握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机会的前提和根本是实现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由跟随、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加强产业发展领跑战略研究制定，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要紧跟科技前沿，前瞻性谋篇布局，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实现部分技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高技术企业提效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要做大做强一批新兴产业龙头骨干企业，强化全球产业竞争力。
2.2  采取引进技术和走向全球的双向产业转移策略
一方面，过去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主要承担生产制造任务而并未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在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下产生了不少世界财富五百强企业，却难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根据全球著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BCG）[12]发布的“2021年全球最具创新性的50家企业”榜单，我国仅有华为、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5家企业上榜，与美国上榜企业数量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在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更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抓住“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积极对接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引进国外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纵观全球产业发展，打造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是企业发展成为产业“领头羊”的关键，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也是衡量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如苹果、微软等世界知名企业均在世界各地设有研发中心，英特尔很大一部分处理器在以色列研发和生产[13]。因此，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新兴产业要做强做大，一定要坚持面向全球化发展，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业务，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增强国际影响力。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下，面对放缓的经济全球化，我国要实施内循环、外循环两个轮子同时协调发力的双循环产业发展策略，既要主动融入到国际市场，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也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用好内循环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力。
2.3  坚持自主创新，掌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标准，也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科技安全的关键。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更是凸显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巨大隐患。近年来，美国先后向我国发起“301调查”“337调查”等调查并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打压华为等高技术企业发展，同时宣布对华产品加征关税。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和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是推进我国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部分产业领域领跑的必然要求。要围绕企业提出的亟待解决的“卡脖子”技术，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的项目形成机制；要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要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承接科技计划项目，加强产学研合作，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2.4  集聚新兴产业发展亟需的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是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因素，产业创新发展往往与创新人才集聚相伴相生[14]，在发展过程中两者呈现正反馈互动关系（见图2）。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人才集聚带来智力集聚，形成产业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推动产业扩大规模和转型升级，带来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应；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研发创新环境不断改善，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薪酬，反过来推进人才进一步集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世界各国纷纷加速培养和抢夺高端创新人才，如英国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教育[15]，日本提出“诺贝尔奖计划”[16]，美国注重建立高端人才移民系统[17]。我国要紧紧围绕实施产业领跑战略和转移策略需求，加强各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要积极构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加强本土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要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创新人才引进模式，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亟需的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全方位引进技术、管理、财务、金融等各类创新人才，推动人才集聚和产业集群互动发展；要建立境外专业人才职业资格准入负面清单，引进国际通用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吸引境外专业人士前来执业从业；要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体系，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
【图2内字级统一改为小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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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才集聚与产业创新发展正反馈互动关系

2.5  打造高质量创新创业平台支撑新兴产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新创业平台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知识服务功能引起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如美国加强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18]，英国把进一步加强一流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最具优先权的任务[19]，日本政府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改进科研条件等[20]，以色列重点推动高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21]。在新背景下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我国需要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高质量创新创业平台，为技术研发提供基础设施，为新兴产业孕育孵化提供平台载体，为集聚全球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提供承接平台。不仅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重大创新平台，为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提供先进的科研基础设施，也要建设专业化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器等创新创业平台，支持全球产业技术创新成果到我国转化产业化。
3  新背景下广东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补充交代数据来源并根据来源情况相应著录文献】2019年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为79 773.77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54.5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广东的优势产业，2019年广东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43.86%。从企业研发投入看，2019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2 374.63亿元，占全省R&D经费支出的76.64%。2019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2.8万家，位居全国首位。虽然近年来广东企业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仍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层次有待进一步优化等问题。广东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应坚持领跑战略思路，加强人才、技术、平台建设，做好产业承接和转出工作，提高应对科技创新国际纠纷的能力。
3.1  加强支撑新兴产业源头创新的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长期以来，广东重技术开发、轻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补充交代数据来源并根据来源情况相应著录文献】2019年广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省R&D经费投入的比例仅为4.58%，低于全国基础研究投入6.0%的平均水平，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2014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分别高达16.5%和15.5%[26]。2019年广东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30家，低于北京（152家）、江苏（39家）、上海（32家）等省市[27]。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规划布局的2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广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布局、与产业结合上，都与北京、上海有明显差距[28]。在新背景下，广东新兴产业发展要做到并跑和领跑，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重大创新平台，加强支撑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研究源头供给；要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建设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谋划建设国家实验室，高标准推进省实验室建设，支持省实验室实行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赋予其人财物自主权；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系统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研发三位一体创新水平；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院和新型研发机构，增强其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中的骨干引领作用；同时要大力推进专业化孵化载体建设，引导创业孵化载体引进国际先进的创业孵化理念，整合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促进一批港澳科技成果以及国外科技成果在广东落地转化。
3.2  采取新型举国体制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显示，广东企业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1位，连续4年蝉联冠军[29]，但是，广东多数高技术企业发展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八成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制造国产工业机器人所需的伺服电机、减速器和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也主要依赖进口【信息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0）》？如否，补著录文献来源】。截至2019年，广东尚无企业能够量产射频功率放大器，声表面波滤波器、薄膜体声波滤波器、高可靠片式电阻、毫米波天线等核心器件国产化率较低【补著录文献来源】。在新一轮新兴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发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新型举国体制攻克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对未来可能产生重大产业变革影响的颠覆性技术的研判，及时调整和布局，选准突破口，力争在一些重要产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赢得主动，占领先机；围绕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启动实施一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采取企业出题、政府投资引导的方式组织实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聚集不同领域的大量优质资源、调动各方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建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动态清单，及时调整任务布局。
3.3  同时做好产业承接与转出，推进整体产业层次提升
2019年广东新兴产业发展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疫情在2019年12月初发，斟酌表述的合理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5%，与上一年持平[30]。从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来看，广东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独角兽企业排行榜》显示，排名前40的企业中国有18家，其中北京有9家，而广东仅有2家，分别是广州的云从科技和深圳的Momenta[31]；从人工智能企业分布来看，截至2019年2月在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中，北京企业数量占43.2%，上海企业数量占14.9%，而深圳和广州的企业数量分别只占12.2%和2.6%[32]。在全球新一轮新兴产业转移背景下，广东要做好产业承接与转出双向转移工作，优化全省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影响力。一方面，要大力营造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更多新兴产业转移落户广东。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行为，完善市场秩序，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世贸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务服务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要打造方便、高效的交通系统，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的都市环境。另一方面，粤东西北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还较为薄弱，要充分有序地引导珠三角地区部分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增加粤东西北地区高端产业比例，为珠三角地区承接和发展新兴产业腾出空间，推动全省产业层次整体提升。同时，要引导和支持优势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设立分公司或海外研发中心，积极打造跨国知名品牌。
3.4  完善引才服务机制，精准引进产业亟需紧缺人才
当前，广东支撑产业创新发展的各层次创新人才均较为匮乏。广东拥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顶尖人才的数量少于北京、上海等地[27]；全省具有博士学位的研发人员约为北京的2/5、上海的2/3[30]。从引进外国高端人才数量上看，2020年广东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类证（外国高端人才）的人数仅约为全省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1/5[27]。人才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完善引才服务机制，锁定广东产业发展关键领域中掌握关键技术的海外顶尖人才和核心团队，采用“一人一策、一事一议”的方式实行精准引才。支持广东企业在国（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等研发机构，就地吸引使用在各行业领域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大力扶持猎头公司建立全球性人才市场化配置网络，探索建立以政府猎头为龙头、市场化猎头机构为主体的猎头体系；要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打破人才流动障碍，吸引更多港澳高层次人才来粤创新创业，并通过港澳对接全球高端创新人才，打造创新人才高地。
3.5  提高应对科技创新领域国际纠纷的能力
广东是我国的外贸大省，美国是广东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将进一步加大广东对外贸易的压力。2019年广东对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为6 967.56亿元，总体下降5.89%[30]。美国的“301调查”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位于我国出口前列，中美经贸摩擦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并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国际贸易纠纷，因此在新背景下广东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要注重掌握国际规则，提高应对科技创新领域国际纠纷的能力；要培育更多通晓国际政策，熟悉国际贸易法则、程序和惯例的专业人才，全面掌握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情况；要通过理论教育和业务实践相结合等方式，提升企业处理科技创新领域国际纠纷的能力。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纠纷，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知识产权纠纷，要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企业既注重保护好自身科技创新成果，也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减少知识产权国际冲突和纠纷；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掌握新兴产业发展的话语权。
4   结论
【按照学术论文的篇章结构安排，结尾部分应为“结论”，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并基于研究框架、结合现实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予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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